
inner flow 对谈艺术家：如何在展览中合理“发疯”？

艺术家：董冰清 朱田 ONS 梅心怡

王芮 AKWW 野生艺术工人

策展人：韩馨逸

inner flow Gallery：张丽婷 吴乙弘

欢迎来到我们本次的线上对谈。本次对谈将围绕 inner flow Gallery 的展览《在派对中尖叫，

如雨中之泪》展开表达与讨论。本次展览关乎情绪、感知、科技、信息、媒介、沟通、幻觉、

抵抗与艺术等关键词。

吴乙弘：首先请韩老师说说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展览，以及把这 6位艺术家放到一起？

韩馨逸：其实对这个展览一开始的设想，是基于时下特别流行的一个话题，叫“情绪稳定”。

就是无论你走在哪里，大家都在强调你需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要内在有张力，但同时又

可以面对现实的拉扯而特别镇定。基于此你才可以更好地应对今天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开始觉得挺有道理，过分的消耗会导致歇斯底里，于是无法顺利抵达目标。后来听多了，就

开始反思“情绪稳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有点儿像 1984 的“老大哥”，你要认

清它的存在，同时你又要面对压迫和魔幻的现实，然后在生活的反复摩擦里，让自己不能发

疯，非常平稳，像 AI、人工智能机器、ChatGPT 一样，毫无情绪地去面对这一切，我觉得挺

奇怪的。



*图片源于网络

因此做这个展览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去回应当下这种奇怪但流行的共识，也想再去寻找一

种行动的可能性。这一次所有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非常个体的。从生活，从当下的情感出发，

在作品中其实能感受到很强烈，又细腻的情绪性的变化；在当下看来，这种东西是很难被

AI，或是人工智能所采纳、捕捉到的。

情绪是属于人类最本质性的存在，它跟知识不一样。我觉得情绪性的思索和冲动，其实是知

识没办法赋予的。但它又可以成为个体经验和个体智慧的起点，所以我觉得我选择的这些艺

术家，其实都挺符合对当下流行共识的一种反叛性的姿态。

吴乙弘：“应对徒劳现实的方法”，可以这么说？

董冰清：情绪稳定装累了，好想要发疯！

吴乙弘：冰清本次的作品本身和技术的关联比较强，可以从你开始谈谈这个问题吗？

董冰清：对我来说是要警惕的就是不要落入陷阱，在技术和信息都爆炸的时代还是要保持自

我的主体，探索那些背后最本质和核心的东西。过去的十年我一直在学习一些新的媒介和技

术表现形式，但我不太会把技术本身表现在作品上，潮流是不必追的，研究的最原始动力就

是好奇和好玩，但除非你是探究技术本身的美学，不然就需要往回看在这些新奇的玩意下内

在的哲学或逻辑是什么。



吴乙弘：记得之前单独采访的时候，很打动人的一个点是，冰清说以前更爱在作品里追求理

性和知识，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大事件后，现在更倾向于追求爱和自由。

董冰清：是耶。大概就是从装酷的小孩变成了成熟的大人哈哈。

董冰清，昨日之盾，今时之矛，交互装置

吴乙弘：请朱田聊一聊你对“徒劳现实的应对”的《亨伯特，亨伯特》吧，每天都在展厅里听

到你在喊星期一到星期日，然后我们作为画廊员工又生活在这样的周期里，其实蛮应景的。

丽婷看完之后泪流满面，请也聊聊感想。

张丽婷：韩老师当时这个主题很打动我的一点是，在“情绪稳定”和“发疯文学”这两大阵营之

间，温和的、尖锐的、失常的情绪和反应都不太真实，而所谓的真实情绪在人类进化过程中

好像已经被淘汰了，我们被各类平滑的信息包裹着。

朱田的行为后半段，情绪到达非常激烈的程度，在现在很少见了，所以我也非常激动。这的

展览主题，和几位艺术家作品的发心，都很纯粹，也很忠于人类的本真情绪。



朱田行为现场

朱田：我的年龄比其他艺术家要大一些，有幸经历了一小段网络、信息时代全面到来前的“远

古时代”，哈哈哈。在一开始压倒性的新鲜感过后，再经历信息时代的变化，就有一个对比

和参照坐标，可能就比较容易看到里面不变的东西。人类好像从古至今都在经历同一种悲伤、

喜悦、怅然所失。如果只谈人的话，好像没有太新鲜的东西。你们觉得今天由网络和信息爆

炸带来的痛苦是史无前例的吗？

吴乙弘：并没有。我觉得人类的痛苦是永恒的，只是换汤不换药，像幽灵一样跟随着。只是

信息时代让痛苦更可听、可视、可感了。

朱田：是呀，全世界只有一片海。

董冰清：以及更快速地来去和交替了。

张丽婷：包括 ONS，他们 30 号在展厅，那么多人聚在一起画画聊天喝酒，没有标签和目的，

也让人触动。

吴乙弘：那请 ONS 聊聊你们当天一起画画的感受吧？这种一起即兴的场合现在越来越少了，

其实非常难得。



图片 ONS 作画现场

ONS A：ONS 是一个以绘画为主要创作媒介的匿名艺术小组，成立于 2018 年。ONS 成员不

固定，在集体现场绘画的项目中，在彼此信任的情况下，每位成员都有权力覆盖和修改他人

的绘画成果，直到共同认定作品完成。

我们将作品销售所得用来支持独立艺术活动，并默认着彼此的影响是富有营养的行动，也乐

在其中。作品不分你我，大家一起完成大大小小尺幅的画作，经常互相修改，借题发挥画龙

点睛画蛇添足，有喝彩也有抱怨，多数情况是惊喜，意想不到的效果时有发生，画面上错综

复杂的意图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颜色与形状在叠加中相互渗透融合，鬼斧神工，非个人能

力所及，集体温床孕育出的新的生命体正踌躇满志，以一种类似于蚁群算法的方式探索着绘

画的新的可能。蚁群算法是蚂蚁在行走的路线上会留下气味，重合较多的路线气味浓度变高，

于是形成了最优路径，这很像 ONS 的群体画法。这种画法也可以称作“人肉算法”。

ONS B：我觉得在现实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非常有限、容易互相误解。ONS 的场

景更开放和自由，可以通过画面交流，这种感觉很奇妙。你画一个红色，我不爽，就要改成

蓝色，没什么目的和理由，但是反而可以达到真正的交流。



图片 ONS 作画现场

ONS A：有很多张画是经历了好几场活动的，最后呈现的作品其实经历了很多人的手迹，有

的可能上百号人了。

ONS B：由于是即兴的行为，它和场景、气氛、参与者的心情更能连接起来，绘画本身也是

一种直接地表达情绪和感受的方式，取消所有的观念，只剩下赤裸裸的行动。ONS 要的就是

互相碰撞、不妥协，我改了你不同意可以再改回去，ONS 想调动这种原始的气氛。

朱田：这个其实又让我想到我上面提到的，人类的情绪总共那几种，一直在有限的几种中来

回摆荡。西方社会现在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正是由个人主义的盛行引发的集体、信仰的缺

失，最终导致爱的消失。信仰、爱，这些概念的本质都是反个人主义的，那天在 ONS 现场

感受到了久违的类似共产主义的集体氛围，有些令人心动。

吴乙弘：集体让人兴奋，但也让人恐惧。

朱田：恐惧，当然了。所以我们才会从过去的集体时代演变到现在个人意识化的社会嘛，但

个人久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于是又向“集体”寻求庇护寻求共识寻求爱，寻求 ONS 提到的那

种“不用负责的自由”。

ONS A：我个人的体验是，集体会简单化个人，接近于单纯，沉侵在集体中的个人会变得单

纯很多。

ONS B：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可能不是集体或者个人，而是集体会扩大个体的能量，变成一种



集体无意识的行动，这种行动可能会转化为破坏性或者建设性的力量。

朱田：这个无意识的破坏性，其实就是个人在集体的庇护下产生的不用负责的“自由” ，同

个硬币的两面。

吴乙弘：所以还是需要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适度发疯。梅心怡的作品看上去有很多审慎克

制的成分，但其实也隐藏着韩老师提到的情绪表达在里面，可以谈谈这点吗？

梅心怡：前两天我有个朋友去看了展览，他说觉得我的作品流露出一种“细微的抓狂”，可能

和你说的意思差不多。我所有的创作出发点都很本能，被触发的情绪会很直接的转化成作品

的点子，这可能是我作品里“情动”的来源。同时因为我的摄影教育背景，在创作方法和思路

上同时受到图像理论和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所以最终的呈现会有这种情感和理论之间的状态，

但我并不纠结，我比较像在写理论同人小说꒰◍'౪`◍꒱۶*.+`

梅心怡展览现场

吴乙弘：用理论写同人小说，好妙！我记得布展的时候和王芮短暂聊了一下作品，她说之前

重度沉溺网络，已经到了想摈弃肉体活在网络世界里的程度。她的作品是由于想要和现实再

度关联才生发出来的，而且画面内容很多来自无意识，也和情绪相关性很大，可以展开聊聊

吗？

王芮：我之前的状态是有一点厌恶创作的（完全沉浸在网络世界的时候），因为我看到的所



有信息，或者说是碎片，它都远远大于“做出一个具体实在物本身”。似乎是头脑延展了想象，

将碎片信息无限扩展。比如你看到一个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的那些身体、食物、生活方式，但

这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是无限，想象的无限。于是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在消失，因为这些

信息替代了身体，或者说化作了身体。而信息也可以是想象的宇宙，没有边界，到不了尽头。

后来我意识到我完全丢失了自己，找不到坐标在哪里。可能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让我将注

意力转移到了具体的实在物上。而现在对于创作的态度就是“还好有你在”，创作的行为对于

我来说更像是“修行” ，将高速不断运作的大脑放慢下来。

也就是思维和意识集中在“某一具体实在物”，信息海洋对于我来说接近于 “表面的深渊”。我

现在在努力通向“平和”的路上吧。将自己想象成“天空”。而经历的、感受的都是“云”，不受

其影响。

王芮展览现场

关于“爱”的感受也越来越具体化：比如前两天乙弘想找我聊聊，我那个时候正是沉入谷底，

乙弘就对我“没关系，你先休息” 甚至她说可以帮我写。比如我的小猫，在我哭的时候，会

凑过来舔舔我的脸。再比如，大葱的前半断截（葱绿的部分），味道留在指尖会一整夜。

但是我在游戏里骂人的时候素质极其低，就是这些都是现象。静静地看它们流过，而作品成

了这些东西的承载物。更多是关于美学和语言上的东西吧。

吴乙弘：哇，感动。芮芮的描述好文学性。之前看到 AKWW 的简介里面有写到“记忆和梦境



如幽灵般穿梭作祟在未来与现实”，看你的作品就像做梦，看完觉得感同身受又有距离，你

作品里的声音也时常像幽灵一样穿梭，尤其是每天关展览设备的那几秒，特别穿魂。和在手

机和社媒上看，很不一样。也请你聊聊自己的创作以及和情绪之间的关联吧？

AKWW 野生艺术工人：其实我作品里选择的声音恰恰是听起来最没有情绪的 AI 机械配音。

我希望观众感受到这是一个机器的声音。就像最开始这个展最吸引我的是标题里的那句“like

tears in the rain”（出自 1982 年版的《银翼杀手》里仿生人朗诵出来的诗歌）。

九十年代出生的我也经历过没有互联网之前的时代，那是在千禧年之前，所有关于过去的记

忆在“碰碰车”、“白天鹅船”、“红色电话机”这些朴素而日常的视觉元素中孵化。而千禧年之

后，无数昙花一现的旧机器被发明创造，用于记录我们不太真实的生活。从那之后，我的大

部分记忆来自虚拟世界。

AKWW 野生艺术工人作品截图

所以，在我的创作中，往往穿梭着世纪之交的视觉，以及虚拟世界的碎片与随机。我选择用

一种疏离于事物本身的方式讲述出来，这可能是最适合记录我经历过以及正在经历的时代的

一种叙事方式吧。它们也像仿生人朗读出来的诗歌一样，在这个时代下“like tears in the rain”。

韩馨逸：哇哦，讨论氛围还挺热烈的。

吴乙弘：新世纪就要来啦。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